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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袁隆平

湘湖新苗 ■徐舟

给小甬的一封信

江堰上的老街

有一条老街，建在江堰上；江堰是
老街的根，老街是江堰的魂。

江堰瘦长，容不下老街的整个身
躯；两旁的店铺，乖巧地将后脚伸入江
滩或堤内，留一弄狭长幽深的石板路
在中间，望不到头。街檐的雨水，跌落
在石板上，滴滴有声，凿刻出一行青灰
色水痕。

沿街店铺好像会变戏法，不同的
方位能看出不同的模样：走在街上，两
旁是平层的粉墙黛瓦，清一色被漆刷
得油光锃亮的木板排门，除了渔具店
特别多这一特色，与旧式街面的标配
并无二致。要是从堰内堰外看，适才
的单层瓦房忽然变成高高的双层小
楼，遮挡住东边的旭日西边的江景；如
果找个合适的方位由侧面望去，则活
像是一对背靠背坐在江堰上的老人，
一个守望堤内的村落，一个将两腿伸
入江中，用滔滔江水冲刷一天的疲惫。

老街起得早，人们刚刚从梦中醒
来，就能远远地听闻已经开张了的鱼
市：有船靠码头的碰撞声，有鱼盆秤棒
的叮当声，有商贩渔户的笑谈声……
渐渐地，吆喝声、打铁声、车轱辘磕碰
声，五花八门的声响从江堰那头传
来。无须睁眼，就能从这些嘈杂而和
谐的声音里，闻出老街的忙碌和繁华，
似乎还能闻见，红彤彤的太阳照在渐
渐褪去了雾气的江面，好一幅日出江

花红胜火的壮丽图画！
“闻听江堰上的繁华”，难不成，这

就是闻堰之名的由来？
“不对，闻堰置镇于‘民国’中期，

起名于闻姓人家择江堰而居，当地人
多称‘闻家堰’。”——可是，你说的是

“闻家堰”，“闻堰”两字，似乎更能反映
这一方水土的灵动和生机。

闻堰姓“闻”，老街却属水。无论
是催生老街的钱塘江还是其所依托的
江堰，还有那码头、航标、江鲜，无不与
水有关，甚至连若明若暗的渔火，也似
乎是在江水中泡大。

自古秀水多浪漫。一江碧水自仙
风道骨的黄山悠然而来，带着奇松异
石的仙气，蕴含徽州文化的墨香，浸润
富春山居的妩媚，奔波八百里的梦幻
新安、画中富春，蜿蜒曲折，在这里与
淙淙浦阳江会合，一起投入豪迈奔放
的钱塘江怀抱，演一出高潮迭起的甜
蜜与苦涩、清纯与浑浊的三角恋大戏。

三江交界的特殊水质，繁育着肉
质特别细嫩、鲜洁的鲈、鳗、鳊、鳙、鲥
等百余种鱼类，以鲥鱼最为珍稀。

鲥鱼系海水、淡水两栖鱼类，平时
栖息于海水，春夏之交溯游至淡水内
河产卵，幼鱼在江湖生长。此鱼肉质
油、润、嫩、香，特别是它的鱼鳞，油香
鲜脆，异常美味。相传，旧时有一渔翁
捕得一条草鞋垫大小的鲥鱼，欣喜万

分。因为十分难得，舍不得卖，带回家
中给妻儿尝鲜。婆婆让儿媳将鱼拿到
河埠剖洗，儿媳不知鲥鱼鳞的鲜美，将
鱼鳞刮下抛弃，婆婆见状惋惜得双腿
跳到三尺高……

诱人的江鲜美食吸引远近食客慕
名而至。每当夜幕降临，江堰上品味
江鲜的灯光与江面上若明若暗的渔火
相映成趣，男女老少一边饮酒作乐，一
边欣赏江上美景，逍遥自在。此情此
景，如果再来一曲《渔舟唱晚》助兴，还
有谁能挡得住这雅俗同揽的诱惑！

若将此处仅仅作为吃喝玩乐的据
点，那就太小瞧这个有着“三江活码
头”之称的水路名驿了。新安江大坝
建成之前，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一
线一直是皖浙交通的水上要道，尤其
是新中国成立前，对于闭塞在大山深
处的徽州地区，这是唯一通往苏浙沪
的山水走廊。一艘艘扬着风帆、斜拉
纤索的航船，将外界的米、盐、布等生
活必需品源源不断运往山里，又带回
大量的徽州茶叶、木材以及宣纸徽墨
等当地特产；由上而下的商船，结束了
平稳的内河，往下就是潮水汹涌的钱
塘江，都要在这里歇息中转。就这样，
看似平常的江边小镇，自然成了得天
独厚的货物贸易集散地，由此带动这
一方水土人口稠密经济繁荣，“小上
海”的名号越传越广。

徽州商人以及萧绍地区的锡箔师
傅经由此水路到杭州、屯溪等地经商
营业，成为当年的时尚，不少人背井离
乡落户当地，见证着那段悠远的历史。

往事悠悠，江堰上的老街实体留
存已经不多，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将
长久传承，她代表着那一段让人留恋
的岁月，具有浓郁的怀旧情趣和史料
价值。只不过，建在堰上的街面，毕竟
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理念不相适应，
渐渐地湮没在滚滚历史长河之中，也
无须太过遗憾。好在老街的优秀文化
元素早已刻录在一代一代闻堰人的脑
海；当代建设者们潜心将老街的灵魂
植入到她的新建上，一所集文娱、餐
饮、民宿、游乐于一体的大型休闲娱乐
中心正在形成，要不了多久，相信无论
是寻旧梦的老者还是现代派的年轻
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喜
好。

最近传来一个喜讯，随着环境的
改善，三江口作为鲥鱼繁殖的极佳之
地，一度消失的鲥鱼又出现在这一带
水域。

老街新开，诚邀各方来客投入她
的温柔怀抱。

闲坐烹茗 ■ 陈剑峰

梅雨速写
起初，白云们假装与太阳、蓝天和谐

相处。后来他们不甘寂寞，开始聚集在
一起商量干坏事，心坏了，身体也就变得
乌黑如墨。随后黑同伴们越聚越多，肆
无忌惮地遮住了蓝天，也遮住了太阳。

不甘认输的太阳与乌云进行了一
轮轮艰苦谈判，乌云总算割让了一些领
土，好让阳光从缝隙中勉强挤进几缕。
几分钟后，吝啬的乌云终于连这一点

“慷慨”的许诺都无情收回。它把吸足
了水的身体尽力撑到无穷大，并命令一
些小块头乌云快速飞向四面八方遮挡
阳光，阳光的领地越来越小，终于，最后
几缕阳光被收割一空。

乌云成功遮挡了天空，接着就对大
地不怀好意起来。它们把饱含几万亿吨

水汽的庞大身躯尽力往下压，想直接压
到大地身上，但遭到了大地的顽强抵抗。

趁乌云和大地正在对峙，风哥开始
表演了。它先是若无其事地吹了下口
哨，地面上的纸片和尘土随之飞舞，在
地上打着转。人们眯了双眼躲避着这
些飞行物，四处逃窜。

很快密密麻麻的雨点从天空粗暴
地砸到地上。地上的尘土飞舞着想要
迎接它们，但没飞多高就被狠狠砸下的
雨点包住了身体融入大地。

千万条雨线连在一起变成了一大
片雨幕，雨幕把整个大地化成了一片汪
洋。乌云还在粗暴地把一大瓢一大瓢
水泼到大地上，地面到处是溅起的白色
水花。城市、乡村、田野、道路、山河、花

草、树木……整个世界笼罩在雨幕里。
雨声由最初粗暴而杂乱的“啪啪啪

啪”变成了响亮而均匀的“唰唰唰唰”，
时而伴随着天空中传来的低沉雷鸣。

一条蛇形闪电闪过，紧接着炸开一
个响亮的暴雷。那是乌云在威吓着大地。

地上的人们早已无影无踪，全世界
都在躲雨。

乌云既酝酿已久，自是要尽情发泄
一番，它们发誓一定要把肥胖身体里的
水分挤得精光为止。

于是接下来三两天乃至几个星期
的淅淅沥沥便是平常的事了，江南人民
把它叫作梅雨。

乌云有时会打个盹，雨水就暂歇一
下。太阳抓紧时间露个脸，但它知道它

只是临时点个卯而已，所以眼中饱含热
泪，白花花的身子无精打采。水汪汪的
阳光照得万物全身发毛，照得人心阴晴
不定，长满了斑斑驳驳的霉点。

阳光很快退下，雨水又开始发威，
整个世界再次浸泡在水里。

终于有一天，水闸忽然关闭，雨完
全停歇了。太阳与蓝天重新出现。天
空挣脱了乌云的怀抱，显得更蓝了；太
阳经过了雨水的洗礼，显得更热情了。

女人们把那些全身发毛的衣物拿出来
洗洗晒晒，让久违的阳光清除它们的霉味。

人们纷纷走出屋内拥抱夏天，好让
夏日之阳扫光心中的霉点。

长达几周的梅雨季结束，阴郁的江
南重新开朗起来。

亲爱的小甬同学：
你好！
听闻最近你母亲给你报了很多体育培训

班，在深表同情的同时，我想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要了解你母亲为什么要给你报

那么多的体育培训班。我想这是为了适应现
在的中考体育改革，应该说，你母亲的这个做
法富有前瞻性，因为你才三年级，还有充足的
时间去训练，体育成绩可不是能一蹴而就的
哦！你要知道，当今社会十分重视全面型人
才，这也是一种课外拓展，可以让你在未来社
会生活中多些立足点。

其次体育培训可以强健你的体魄，青
少年体育不仅关乎个人的发展，而且牵系
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作为学姐，我有些惨
痛的经历要分享给你。我曾因注重学业而疏
忽了体育锻炼，导致免疫力的下降，又因经常
熬夜而在大考那天生病发烧了，多年的努力
毁于一旦。所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是一句
口号，而保护身体的最好方式就是运动。现
在我每天坚持锻炼，增强体质，因为身体素质
好了，学习效率也更高了,我锻炼的劲头更大
了。

我始终认为，体育不仅是对我们身体素质
的锻炼，更是对我们精神品质的磨炼。毛泽
东在青年时代就深刻地意识到必须“文明其
精神，野蛮其体魄”，方能刚毅有为。他认为，
只有具备了强健的体魄，才可能有知识上、道
德上的追求，才谈得上实现自己的宏伟志
向。早年，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科
学知识，另一方面积极锻炼身体，把强健体
魄、勇气、意志上升为人格重塑的首要前提。
少年强则中国强，毛泽东在多个场合，都是祝
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始终把“身
体好”放在首位。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弱不禁
风的人，会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会在困难面前
勇往直前，会带领他的团队披荆斩棘，到达胜
利的彼岸。

事实上，教育部门也不是空穴来风，中国
青少年的身体素质的确到了要高度重视的地
步了。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也达到了“不管风
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境界，你一定会感
激你的母亲。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但归根
到底属于那些身体好的、活得久的！

祝
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九年级的学姐:某某
5月2日

功殊济世得仁声，水稻杂交寰宇惊。
心系群黎夺关隘，情倾粮食付终生。
一腔赤血奇功建，两脚黄泥好梦萦。
陨矣悲哉万民哭，人间永记袁隆平。

巨星陨落暗苍穹，卓著功勋翰墨浓。
耒耜何须先舜帝，稻粱应可比神农。
荒凉沙漠禾苗翠，贫瘠滩涂穗粒丰。
举筷难忘真国士，长留仁德耸衡峰。

■金柏泉

风景独好 ■房臣波

瓜田舞曲
开春，我在园子里种上了甜瓜、哈

密瓜，还插上了地瓜秧，到了6月底，已
是甜瓜飘香，瓜秧绕膝。这棵西瓜悄悄
地不请自来，一开始还有点孱弱，慢慢
就有了王者气象，在哈密瓜、甜瓜都因
为去年土地养分消耗殆尽而丧失生机
时，它竟脱颖而出，势头完全盖过了其
他瓜果。

女儿说，它怎么这么多小手，见了谁
都跟人握手，一握住就成了好朋友，再也
撒不开了。这是它的触须，也可以算小
手吧。如果说根给了它生长的动力，那
么触须就是它触摸这个世界的方式，它
蜿蜒着，摸索着，抓住了甜瓜的秧蔓，扣
紧了草莓的身体，纠缠着地瓜的叶子，这
样就自立于世了，不会被吹得东倒西
歪。它们说着外人听不懂的悄悄话，聊
着各自物种的前世今生，风来了，它们随
风起舞，好像还夹杂着美妙的乐曲。

西瓜说，我来自一片广阔的瓜园，
哪有这里的小家子气！西岭沟的瓜秧
比天上的白云还多，比大海的浪花还要

汹涌……草莓笑了，小家子气？我在这
里土生土长，这里就是我的家，我没见
过沃野千里，也没见过大海扬波，我宁
愿相信我们站着的地方就是传奇，传奇
需要靠双手缔造。看吧，一会儿草莓攻
下了城池，一会儿地瓜号令天下，一会
儿瓜秧云蒸雾绕，一会儿葡萄冲杀震
天。这里的草莓、葡萄、桃子、甜瓜不仅
喂饱了贼鸟、老鼠、蜗牛、小虫，还喂饱
了一个3岁的小朋友，看，小天天今年
已经4岁了！草莓说着，藤蔓越伸越
长，话题越扯越远，瓜秧里发出一阵阵
赞叹声。它骄傲极了。西瓜羞红了脸。

地瓜喘息着探出小脑袋，说，草莓
草莓，你停停，该我了。你们的果实在
地上，在空气里，有的鲜红，有的清香，
赞扬声都属于你们，光阴也属于你们。
而我们只能在地下默默生长，虚度着漫
漫长夜。有时候就是这样，有露脸，就
有蛰伏；有鲜花，就有绿叶；有掌声，就
有观众；有成功，就有付出……但没有
无尽的黑暗，也没有永远的冷落，多少

年前的那个秋天，我们躺在西岭沟的黄
土之上，大口吸吮着新鲜的空气，主人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笑容，我们是多么骄
傲，多么满足！

我们做好朋友好吗？再也不争吵，
永远不分离！西瓜的建议得到了大家
的一致认同。它们手挽手随着瓜秧的
蔓延，一会站成人字形，一会又变成天
字形，直到最后再也看不出什么形状
了，你融入我，我融入你，它们成了一个
整体，成了一家人。

授粉发生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西瓜
花粉充足，轻轻一蘸就是满城风雨，不像
甜瓜的花粉，小桥流水。小脑袋长得最
快那些天，雨水也足，它喜欢交朋友，它
抓紧小茴香、花椒树，还有月季干枯的枝
干；它喜欢听故事，故事越来越多，西瓜
越长越大，直到它的肚子里结满了一颗
颗的种子，每一颗都是一个故事，每一颗
都代表着一个灿烂的春天。红色的瓜瓤
围着黑色的瓜籽跳舞唱歌，那是一首丰
收的曲子，天籁之音。它们唱啊跳啊，里

面的音乐传了出来，大家都跳了起来，瓜
秧漫舞，牵牛妖娆，好不热闹。

慢慢地，甜瓜熟了，瓜秧枯萎了，当
初的叶梗慢慢变黄、萎缩，直到西瓜的
小手也都枯黄了。西瓜手册里说，这个
时节，叫作瓜熟蒂落。整片瓜地一片沉
默，它们在相互告别、互诉衷情，约定下
一个春天相见的时刻。

当我说到田园梦，很多人笑了，在城
市里你做什么田园梦？人家陶渊明有
地，是地主，你的地呢？我确实也有一块
地，无论大小，至少也是春种秋收，一颗
颗种子破土而出，演绎着生命的各种可
能。生命啊，无论长短，不都是这样吗？
呱呱坠地，接受大地的滋养，触摸生活的
酸甜，认识各种人，经历各种事，不断积
累，以各种角色奔忙于世。他们或成双
入对，或老幼相携，或三五成群，或孤独
一生，一张张脸汇聚成芸芸众生，最后谁
也认不出谁，匆忙说着再见、珍重……

我慢慢端详着这张脸，一只西瓜的
长成，是一幅复杂的表情。

“闻堰老街故事”征文选登

朝花夕拾 ■陈于晓

从前的锁
“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

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从前的锁是
什么样子的，毕竟能看到的机会已经不
多。在我眼里，最好看的，竟是那种锈
迹斑斑的锁。比如，锈迹斑斑的一把铜
锁，挂在一所古宅的门上。钥匙是否精
美，在谁那儿，已经找不到了。或者，锁
也已经老得锁不上了。

一阵风吹来，吱嘎一声，门开了。有
亭亭的人儿，摇曳而出么？屋内一片空
荡荡。这把铜锁，晃动了几下，掉下一层
斑驳的老光阴来。然后，铜锁又安静在
了那儿。院子里的花草，都是新长出来
的，色泽都很艳丽，相比之下，老树就旧
了许多，尤其是被岁月蛀空了的根部，是

如此沧桑。一树的枝繁叶茂，这“繁”与
“茂”，却是新一年的。褪成了黑白的古
宅，像一卷水墨，乍看与一院子的葱郁，
有点格格不入，细品却又是那么地和谐，
仿佛时光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

一把铜锁，被挂在门上，这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没有人问。也许，铜锁只是
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或者，少了一把锁，
一扇门或者一所古宅就不完整了，尽管
此时的铜锁，也仅仅是一种“装饰”了。
说穿了，一把锁，又能锁住什么呢？一屋
里的光与影子，锁住了么？院子里的花
落花开和草枯草荣，锁住了么？院子外
的潺潺溪水，锁住了么？再说，又有哪一
把锁，能锁住匆匆的时光呢？

找个高处望去，古村落很像是落在
山水间的一把锁，也许，走动在村中的一
些光与影，被锁住了，渐渐地沉淀为岁月
的一部分，记忆的一部分，故事的一部
分。而每一条街与巷，都会在生生不息
的烟火中，慢慢地长成一只钥匙的模
样。它们会时不时地，把村落这把锁打
开。亭亭的人儿，在雨巷中行走的脚步
声，以及雨珠的滴答声，像极了钥匙在锁
孔中转动的声响。穿村而过的溪流，不
时地把这一只只钥匙一遍遍地擦亮。流
水也是一只钥匙，一只万能的钥匙，村落
里的所有流年，都是流水打开的。

在古村落，我之所以喜欢上了一把
老锁，一把锈迹斑斑的铜锁，是因为我

明白那斑斑的锈迹，其实是光阴的一
种。那带锈迹的光阴中，蕴含着一些烟
火，以及一些被烟火温暖过的体温。如
同正青春的年华里，喜欢给自己的抽
屉，挂上一把小锁，一个人总会有一些
秘密，希望能被锁在时光里。古宅上的
一把铜锁，风是吹不动的，风只有在吹
动大门的时候，才可以把铜锁晃动几
下。拿着钥匙的人儿，一天天地进进出
出，直到有一天，走丢在了时间里。

所有的锁，最终都将被时间打开。
那时，打开的锁与打不开的锁，都已经
成为一种隐喻，甚至连开锁的动作，也
是一种隐喻。你懂了，光阴就慢了下
来，你不懂，光阴也慢了下来。

■朱超范

送大恩人袁隆平
■蒋荫焱

田间走过老农民，种稻养人真父亲。
济世如公天下罕，千秋华夏大功臣！

手端饭碗哭隆平，何忍先生此日行。
记起饿殍横野日，肌肠辘辘绞雷鸣。

一去天堂信是仙，清风明月送巡田。
处处隆平超级稻，稻花香里说丰年。

点绛唇·哀袁隆平
■孙海东

稻浪连天，金光云锦千重叠。
暗香摇拂。还是丰年节。

此去袁公，付与平生血。神农
没。有谁相接？哀默苍天月。


